
新出伯碩父鼎銘考釋

袁金平　孟　臻

　　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間（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甘肅省慶陽市文物普查小組於２００９

年５月在合水縣何家畔發現一處西周墓葬。 媒體報道指出，該墓葬位於何家畔鄉何

家畔村東南平原地帶，距地面１２．２米，爲長方形土坑墓。 文物普查專家組據出土文物

和墓葬特點，初步確定爲西周晚期墓葬。 該墓出土銅甗一件、銅鼎七件，其中一件銅

鼎内腹壁有鑄造銘文，共６０個字。 另外清理出貝幣九枚，骨針七根。 〔１〕該墓發掘報

告尚未見正式刊出。

帶有銘文的銅鼎及銘文照片現收録於吴鎮烽先生所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

成》（編號０２４３８，下簡稱“銘圖”）。 吴先生謂該鼎“敞口，寬平沿外折，淺腹圜底，一對附

耳高聳，三條蹄形足。 頸部飾Ｓ形竊曲紋一周”，時代爲西周晚期。 Ｓ形竊曲紋多流行於

西周晚期， 〔２〕這與文物普查專家及吴鎮烽先生對墓葬、器物的時代判定是相合的。

該鼎内壁鑄銘長達６０字（含重文２），内容較爲重要，今試做考釋，並就有關問題

進行探討。

一、銘文釋讀

爲便於討論，我們先根據自己的理解將鼎銘釋文按行款抄寫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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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商周金文人名資料的整理與研究”（１４犅犣犛００８）、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
目“商周金文字詞集注與釋譯”（１３牔犣犇１３０）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劉薛梅： 《甘肅省慶陽合水縣發現西周墓葬》，中國新聞網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犮犺犻狀犪狀犲狑狊．
犮狅犿／犮狌犾／狀犲狑狊／２００９／０５－２０／１７００７８０．狊犺狋犿犾。

彭裕商： 《西周青銅器竊曲紋研究》，《考古學報》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隹（唯）王三月初吉辛丑，白（伯）碩

父乍（作）h（尊）鼎，用道（導）用行，用孝

用亯（享）于卿事璧（辟）王、庶弟元

i（兄），我用與j赤戎（？）、k（馭）方。白（伯）

碩父、l（申）姜其受萬福無彊（疆），

m（蔑）天子光，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伯碩父”，器主名。 兩周金文中以“碩父”爲字者頗多（詳下文）。

“用孝用享于卿事辟王、庶弟元兄”，同類表述亦見於伯公父簠銘（集成０４６２８，西

周晚期）：“我用召卿事辟王，用召者（諸）考（老）者（諸）兄。”因押韻需要，鼎、簠銘均將

“辟王”（君王）置於“卿事”之後。

鼎銘第四列有些字形因鑄反導致不易辨識，吴先生所作釋文“我用與（聿）司蒙

（蠻）戎b方”存有較多問題。

“與”，毋需破讀，意爲參與。 《廣韻·御韻》：“與，參與。”此用法典籍習見。 《左

傳·僖公三十二年》：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 《論語·八佾》： “吾不與祭，如

不祭。”

“與”下一字原作 （ ），吴先生直接釋作 “司”，非是。 該字與金文習見 “c

（司）”字从“司 ／ d”聲 〔１〕明顯不同，應該分析爲从e、从攴， 〔２〕即“f”字，見於《説

文》，“f，煩也。 从攴、从e，e亦聲 〔３〕”，段玉裁注云：“煩，熱頭痛也。 引伸爲煩亂。

按f與g部e，乙部亂，言部h，音義皆同。 煩曰f。 治其煩亦曰亂也。”段注云“f”

與“e”、“亂”、“h”音義皆同，極是。 “f”从攴，當是治亂之本字，鼎銘中即應訓爲

“治”，“煩”乃其引申義。

“f”下一字作 （ ），吴先生釋讀作“蒙（蠻）”，亦誤。 此字即“赤”字，柞伯簋銘

（銘圖０５３０１）“赤金”之“赤”作 ，可與之類比。 “赤”下一字，本作 （ ），吴先生

釋作“戎”。 從字形看，該字與“戎”習見寫法有一定距離，宜存疑。 “赤戎（？）”與下文

“馭方”應是對當時西北地區部分戎狄民族的統稱，似非專指。

“i（馭）方”之“i”作 （ ），从馬、从攴，吴先生釋作“b”，不確。 “馭方”見於

西周金文。 不其簋銘（集成０４３２８—４３２９，西周晚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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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見董蓮池編： 《新金文編》第２１２８—２１３４頁，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嚴格來説，該“攴”上端並非从卜聲、多出一横，這種寫法的“攴”旁金文常見，如“更”或作“ ”、“ ”等

（《新金文編》第３８４頁），可能是“鞭”之古文的省變寫法（省去上端“ ”）。

小徐本作“從攴、e聲”。



唯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馭方玁狁，廣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

西……

簋銘“馭方”原作 ，“馭”从馬、从“鞭”之古文，與鼎銘“馭”所从“攴”略有差異。 “馭

方”或稱“馭戎”，j簋銘（銘圖０５１７９，西周中期前段）謂：

唯十月初吉壬申，馭戎大出于楷，n搏戎，執訊獲馘。……

李學勤先生考釋説：

大家記得，不其簋有“馭方玁狁”，楊樹達先生指出“馭者朔之假字，馭方

即朔方也”（原注：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説》第３９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７年），其説

至確。這裏的“馭戎”即“朔戎”，《爾雅·釋訓》：“朔，北方也。”朔戎是北方

之戎。〔１〕

據此，“馭方”乃是指玁狁之類的北方之戎。 伯碩父“與f赤戎（？）、馭方”，意謂伯碩父

參與治理戎狄事務，也就説明伯碩父在該事務中處於從屬、輔佐的地位，而非主導。

“申姜”，姜姓申國女子，伯碩父之妻。 此申國應爲西申（詳下）。

“蔑天子光”之“光”原作 （ ）， 〔２〕從圖片中能隱約看出“光”上端的左右兩

點。 吴先生將其釋作“六”，讀作“曆”。 “蔑曆”爲金文成語，乍看此釋甚好，細究之下

則不然。 首先，“六”、“曆”古音聲紐相同，但韻部一爲覺部，一爲錫部，主要元音不同，

並不是十分相近；其次，鼎銘全篇押韻，韻脚爲“行、享、王、兄、方、疆”，“六”不能入韻；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西周金文中，“蔑曆”（包括“蔑……曆”）一般用於上級嘉

勉下級功績，如君對臣、公卿諸侯對下屬，而作爲周天子之臣的伯碩父竟然能够“蔑天

子曆”，顯然不合情理。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金文中“蔑”單用時可用來表達一方對另

一方的嘉獎、勉勵，如長甶盉銘（集成９４５５）“穆王蔑長甶以逑即（仇次） 〔３〕井伯”，因

長甶在射箭中佐助井伯而受到穆王嘉勉；免盤銘（集成１０１６１）“免蔑靜女王休”，謂免

用王休賜之物獎勵“靜女”；僕麻卣銘（銘圖１３３０９）云“蔑汝王休二朋”，朱鳳瀚先生將

該句意譯爲“用王所休賜的二朋貝來獎勵你”， 〔４〕其説可從。 “蔑”單用時亦可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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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 《j簋銘文考釋》，《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謝明文先生在看過本文初稿後，向筆者指出：“光”的釋法與字形下部似有不合，在銘末不一定押韻；古
文字中的“曆”，從商周較早字形看，應从“楙”聲（此説聞之於陳劍先生），如吴釋“六”可信，音倒不遠，反
而可對舊説加以檢驗。

陳劍： 《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第２０—３８頁，綫裝書局２００７年。

朱鳳瀚： 《僕麻卣銘考釋》，《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第８７—８８頁，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自勉”，如本文所論伯碩父鼎銘“蔑天子光”，即“以天子光蔑己”，其意是説伯碩父、申

姜用“天子光”來勉勵自身。 “光”可訓賜，金文中常見， 〔１〕但鑒於鼎銘前文未提及受

賜之物，這裏的“光”還是理解作“光輝”、“光明”較爲允當。 禹鼎銘（集成０２８３３）云“肆

禹有成，敢對揚武公丕顯耿光”，《書·立政》云“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均是其例。 〔２〕

二、相關問題試論

如前所述，“碩父”金文多見，兹表列如下：

人　名 文　　例 出　　處 人物時代

１．叔碩父

新 宫 叔 碩 父、 監 姬 作 寶
鼎……

叔碩父鼎，集成０２５９６ 西周晚期

叔碩父作旅甗，子子孫孫永
寶用

叔碩父甗，集成００９２８ 西周晚期

……山敢對揚天子休命，用
作朕皇考叔碩父尊鼎……

善夫山鼎，集成０２８２５
西周晚期，陝西永
壽縣店頭鎮好畤
河村

２．郜史碩父
郜史碩父作寶尊鼎，用享孝
于宗室……

郜史碩父鼎，銘圖０２２３３ 西周晚期

３．史伯碩父
唯六年八月初吉己巳，史伯
碩父追孝于皇考釐仲、王母
泉女尊鼎……

史伯碩父鼎，集成０２７７７ 西周晚期

４．畢伯碩父
畢 （？）伯碩 ［父 ］作叔妘寶
鬲……

畢伯碩父鬲，集成００６４２ 西周晚期

５ａ．國子碩父
虢仲之c（嗣）或（國）子碩父
作季嬴羞鬲……

國子碩父鬲，銘圖０３０２３—
０３０２４

５ｂ．虢碩父
虢碩父作旅k，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享

虢碩父瑚，銘圖０５８８０

西周晚期至春秋
早期，１９８９ 年河
南三門峽市湖濱
區 上 村 嶺 虢 國
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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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初生編纂，曾憲通審校： 《金文常用字典》第９１０—９１１頁，陝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陳初生編纂，曾憲通審校： 《金文常用字典》第９１０頁。



續　表

人　名 文　　例 出　　處 人物時代

６．碩父

唯正月初吉庚寅，宴從
（l—碩）父東，多錫宴，宴用
作朕文考日己寶簋，子子孫
孫永寶用

宴簋，集成４１１８—４１１９ 西周晚期

　　有趣的是，這些以“碩父”爲名（字）者皆爲西周晚期人，伯碩父鼎之器主亦是如

此。 不過，根據現有資料，很難推定“伯碩父”與上述名“碩父”者一定有什麽關聯。 例

１“叔碩父”首先可以排除；例２、３、４、６缺乏必要的比對條件，亦難與“伯碩父”進行聯

繫；例５“國子碩父”、“虢碩父”即周幽王時著名佞臣虢石父， 〔１〕其與褒姒向幽王進讒

言迫害申后及太子宜臼，而伯碩父之妻爲申姜，表明其與申國聯姻，因此虢石父與伯

碩父亦不能牽合一處。 目前所可推論者，當是伯碩父乃西周晚期周王之臣，奉時王之

命，輔助某位公卿或諸侯參與治理戎狄事務。 根據該墓葬共出銅鼎七件，再聯繫西周

時期的用鼎制度，似乎説明墓主身份頗爲尊貴，而伯碩父很可能就是墓主。

伯碩父之妻申姜，爲姜姓西申國女子。 西申在西周政治舞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其

行迹貫穿於整個西周時代。 據《逸周書·王會解》描述，在成周洛邑落成之時，“西申以

鳳鳥”來獻，表明其在周初與周王朝即有往來。 又《史記·秦本紀》云：“（周）孝王欲以爲

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 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

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 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

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 王其圖之。’……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

戎。”此“申侯”多認爲乃西申之侯，其國族時與周、秦過從緊密。 至西周末期，幽王初以

申女爲后，生太子宜臼，後因寵愛褒姒而廢申后、逐太子，以致“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

攻幽王”（《史記·周本紀》），該段歷史亦見載於《古本竹書紀年》、《國語·鄭語》、《晉語

一》以及清華簡《繫年》等文獻。 其中以《繫年》所述最爲清晰（釋文用通行寫法）：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盤。褒姒

嬖于王，王與伯盤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圍平王于西申，申人弗

畀，繒人乃徵 〔２〕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簡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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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運章： 《虢碩父其人考辨》，《中國文物報》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３日。

原釋“降”，此從張新俊説。 參張新俊： 《清華簡〈繫年〉“曾人乃降西戎”新詁》，《中國語文》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貳）》，釋文、注釋見第

１３８—１３９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１年。



整理者注云：

《史記·周本紀》載幽王后爲“申侯女”。《逸周書·王會》“西申以鳳

鳥”，何秋濤《王會篇箋釋》據《山海經·西山經》有申山、上申之山、申首之山

等地名，推斷西申在今陝西安塞以北，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之説略

同，均以西申爲戎。《史記·秦本紀》云秦先人大駱以申侯之女爲妻，“西戎

皆服”，在周孝王時。《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紀年》云周宣王三十九年，“王

征申戎，破之”。“申侯”、“申戎”均有學者以爲即指西申。

此注簡要概括了與西申相關的文獻記録及研究成果，其中提到西申國的地理位置多

主張在今陝西安塞以北。 最近徐少華先生撰文就西申相關的史地問題做了全面、深

入探討，他主張西申在今甘肅與寧夏交界的平涼至鎮原以北的古申首之山與申水一

帶，與當時申人、秦人關係密切、往來較多的歷史背景相符；若將西申定於今陝北地

區，則與其人相距較遠、交往不便。 〔１〕

我們所討論的伯碩父鼎出土於今甘肅慶陽合水縣，該地正與徐先生所論西申國

地理位置相近。 伯碩父與西申通婚，並參與治理戎患，這完全符合西周王朝的一貫主

張和利益，即與申人聯姻結盟，共保西土。 我們據此推測，伯碩父當受周王之命前去

西申，參與治理戎亂（主導者很可能就是西申之侯），以穩固西部局勢，死後即葬於西

申之地。 這些均可作爲徐説較有力的旁證。 如果上述推論符合實際，則時任周王爲

宣王的可能性較大。

附記：本文曾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出土文獻研究所“金文研讀”課上宣讀，承朱鳳

瀚、劉源、楊坤諸位先生提出寶貴意見，後又蒙謝明文兄指正多處，謹此統致謝忱。文

中錯誤概由作者本人負責。

２０１６／４／２５初稿

２０１６／６／２４二稿

２０１７／１／８三稿

（袁金平　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 副教授；

孟臻　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　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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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第十輯）

〔１〕徐少華： 《“平王走（奔）西申”及相關史地考論》，《歷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